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後來到了同年十月才完成，在《燕大周刊》（第 20 期、1923 年 10 月）發表過，
但當時沒引起反響。到了 1929 年春天，重又發表在《綺虹》創刊號。《綺虹》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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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國大學讀書的方紀生參加的一本文藝雜誌。爲何 6年後重又在學生辦的雜誌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十講》，1921 年《苦悶之象征》（1921 年 1 月，日本《改造》上發表）初稿本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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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這是一個偶然的巧合吧。1918 年 5 月，周作人上任北京大學教員不久，第












2011 年 9 月 15 日初稿
2019 年 4 月 27 日修改
注⑴　據《中國現代文學事典》裡“中國新文學源流”項（木山英雄擔任編寫，日本東京堂 1985 年刊行）




⑷　見於《文壇展望》（《現代》1934 年 7 月號，第 5卷 3期）




⑼　比如「關於命運」（35 年 4 月）「責任」（35 年 8 月）「文章的放蕩」（35 年 9 月）「鬱風斎筆塵」（36




日譯本（訓讀）『禮記』中卷（新釈漢文大系 28 巻・明治書院 1977 年）
⒀　周作人《重刊袁中郎集·序》（《苦茶隨筆》）
⒁　林語堂《周作人詩讀法》（《我的話》下冊，時代書局 1948 年，上海書店 1987 年影印）


















　《新文學的二大潮流》（《燕大周刊》第 20 期，1923 年 10 月，中國大學綺虹社『綺虹』第 1 期，
1929 年 4 月），《周作人散文全集》（第 3 卷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9 年）。伊藤德也在《周作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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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学会報』第 42 集 1990 年），《周氏兄弟的时差》（“鲁迅：经典与现实”国际学术研讨会，2011
年 9 月）
　《新文學的二大潮流》第一行裡有空格，原文如此，暫保留原狀。
　拙稿「周作人とＨ・エリス」（『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科紀要』別冊第 15 集 1989 年）在此文裡指
出《新文學的二大潮流》，《中國新文學的源流》裡提出的一種循環歷史觀來自 Havelock Ellis 的
影響。
　《讀武者小路君所作<一個青年的夢 >》《周作人散文全集》第 3卷，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09年）
＊本文譯自拙稿《周作人と明末文学》（《早稻田大學文學研究科紀要》別冊第 17 集 1991 年），曾經
發表於“第九屆東亞現代中文文學國際學術研討會”（2011 年 10 月 28-29 日，於：韓國首爾大學）。
在此由衷感謝各位老師的指教。
